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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雖客氣語氣卻隱有不屑之意，好像
金蒲孤的赫赫盛名，在他眼中並不當一會
事！金蒲孤在人門之時，卻已見識到這一家
的武功，即使是中門的傭僕，也不遜於當世
一流高手！

這幾個人的衣著又高一級，武功自然也
更為可觀，可是人家要想在射技上與他一較
高低，他實在不服氣！

駱強打過招呼之後，什麼話都不說了，
祇是向牆的另一頭叫道： 「昇靶！」

牆前可能另有機關，由人在內操作著，
喝聲過後，緩緩昇起一道水靶，據估計靶寬
約二尺見方，中間的紅心祇有拳頭大小，靶
離他們立身之處，相距約四十丈，看上去祇
有指甲蓋大的一點！

駱強抽出一枝箭搭在弦上傲然問道：
「金大俠是否覺得太近了一點？」

金蒲孤輕輕一笑道：
「朝庭考試舉也不過是兩百步為準，差

不多也是這個距離，三射破的，即為上選，
可是我們江湖人論射，著重在心眼手法。與
遠近無關！」

駱仲和連忙斥責駱強道：
「金大俠箭誅十六凶人，就翎金僕姑神

箭下，取如探指捺蛾，你不過射一面死靶，
還有什麼可誇耀的！」

駱強輕哼一聲，箭弦微響，長矢劍空而
出，恰恰中在紅心上，金蒲孤覺得他手法雖
准，卻並無出奇之處！」

駱強仍是不說話，繼續拍箭搭弦，一支
支射出，射出七八支後，金蒲孤神色微微一
動，也逐漸引起興趣！

因為駱強後來射出去的箭，並沒有中在
紅心上，後矢咬住前矢的尾部，連成一長
串，居然不掉下來！

每支箭都從一個洞中穿出去並不算太
難，尋常的箭手中也可找出這種人才，可是
要七八支箭連成一串，則除了手法准外，還
需要深厚的內力與極巧的手法。

這種手法自然難不倒金蒲孤，可是他不
得不承認這個漢子的功夫到家，至少是他所
見過的第一個高手！

駱強連發十二支箭後，才止住手不射，
駱仲和微笑道： 「金大俠看他還過得去嗎？
」

金蒲孤淡淡一笑道： 「高明！高明！」
駱強忍不住道： 「金大俠一定還有高明

的指教！」
金蒲孤笑道： 「那裡！那裡！這種鳳凰

爭窩的射法我就做不到！因此也不敢置評！
」

呂子奇覺得很奇怪，連忙道：

「大俠似乎太謙虛了，老朽雖未目睹過
大俠神射，但是聽說大俠在青蓮山莊以迴風
射法，一箭連取石廣琪與邵浣春兩耳，似乎
比這一手奇妙多了！」

金蒲孤笑笑道：
「那是取巧的手法，這才是正宗功夫，

在下一開始就走了旁門，對於這種正宗手
法，自然祇有甘拜下風了！」

駱仲和怫然造：
「敝人是誠心請教，所以才不憚見笑，

命家人們獻怪丑以博一樂，大俠說出這沖話
來，似乎太令人失望了！」

駱洛仙也急了道： 「金大俠！我不相信
你連這一點也做不到……」

金蒲孤笑道：
「我是真做不到，因為我們江湖人爭鬥

不同於兵家爭站，箭源供應不絕，我就是那
十幾支箭，準備用一輩子的，像這樣一下子
用掉了這麼多箭，我的確不敢嘗試……」

駱強冷笑一聲道：
「金大俠何不過去看看在下的箭後再作

定論，在下那十二支箭保證絲毫無損……」
金蒲孤一笑道：
「不用看了，尊駕那十二支箭祇有最後

一支還是原來的樣子，其餘十一支的箭尾竹
竿雖未破裂，竹孔卻被箭簇擠大了一點，用
之殺人自無不可，用來再作一次同樣的表演
似乎就不太趁手了，在下藏箭有限，不敢作
如此浪費。」

駱強臉上一紅，獨自強嘴道： 「難得大
俠的箭在用過之後，一點改變都沒有嗎？」

金蒲孤笑笑道：
「在下舉箭之初先練的就是這一點，尊

駕如若不信，十年以後可以檢視一下我的箭
……」 （一四五）

「哇！很有趣幄！結果呢？平吉後來怎麼
了？」

美也子興趣盎然地問道。
「平吉的聲音似乎嚇到了對方，那人身體一

轉，突然就消失了。喔，不，先前不知道從哪裡
照射進來的光線陡然熄滅，房間裡一片漆黑，然
後和尚就不知去向了。原本醉醺醺的平吉立即被
嚇得清醒過來，好不容易鼓足勇氣打開電燈，首
先查看木窗，通通沒有異狀，所有的插銷都沒有
被動過，再去查看長廊上的門，仍然是鎖著的，
那個人果真是從畫裡走出來。發現到這個狀況，
再大膽的人也會在一瞬間崩潰，於是他打開一扇
木窗逃了出去。」

「好奇怪喔！」
「嗯，真不可思議。」

我和美也子又再次面面相覷。
「這的確是件很怪異的事情。平吉自己也

說：雖然昨晚是第一次看見屏風裡的人物現身，
但是之前的幾個晚上睡到半夜醒來，總感覺有人
注視著我，我猜那一定也是屏風裡的人，」不管
平吉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但是我認為是有人經
常進出這棟離館，因為我終於找到證據了。」

「什麼證據？」
「聽完平吉的描述後，我除了請他保守秘密

之外。特地再回來查看一次，結果發現屏風的後
面掉了一張怪異的紙。」

「怪異的紙。」
「那是一張古舊的日本紙，上面用毛筆畫了

一些類似地圖的圖案，同時還寫了一些 『猿腰掛
』、 『天狗鼻』等奇怪的地名，旁邊又加往一首詩歌。」

聽到這裡，我不由得低吟一聲，美也子也跟我一樣感到很震
驚，飛快地看了我一眼，隨即垂下眼盯著榻榻米，不再抬頭。從
她的神情看來，一定知道我隨身攜帶的護身符裡也有一張相同的
紙，我記得自己不曾對她提過這件事，一定是諏訪律師告訴她
的。

「怎麼啦？你們知道這張紙的內容嗎？」
既然美也子已經知道，我就沒有必要再隱瞞。
究竟是什麼東西，而且我的紙上寫的不是 「猿腰掛」、 「天

狗鼻」。
我不知道該不該將護身符裡的紙拿出來，然而姐姐和美也子

都沒要我拿出來看，所以我索性默不作聲，姐姐似乎也領悟到這
兩張紙或許有某些特別的含意。

「這倒很奇怪喔！我要好好把那張紙保存起來，改天我們再
拿出來比對看看。」

隨後，姐姐、美也子和我都陷入沉默之中，姐姐隨興地說出
她的冒險經過，沒想到卻跟我的身份有某些關連，因此她很後悔
自己為什麼如此輕率，居然在外人面前暴露了我的秘密。

聰明的美也子當然也瞭解姐姐的心情，因此絕口不再問那位
身份不明的入侵者究竟如何，很快的就倉皇離去。

過沒多久，我躺在這間問題重重的離館裡就寢，紛沓而至的
疑 惑 和 不 安 ， 像 走 馬 燈 似 的 在 我 的 腦 海 中 盤 旋 不 去 。
（三十二）

第四回 樓下潛身聽私語 燈前遣悶譜琵琶
話說蔣青巖見華刺史請他到園中遊賞，一夜打算重尋舊事，

並未合眼。後日午問，華刺史親來約他三人同到園中，蔣青巖千
方百計要脫個空兒，到小姐的妝樓下望望。怎奈華刺史到處相
陪，再不得抽身，因口占一絕，道：

往事依稀在目前，百花深處有蟬娟。重來不許劉郎見，繡幕
珠簾盡悄然。

這日從上午上席，直飲到起更方散。從此華刺史日間陪他三
人談笑，夜間陪著飲酒，樂此不疲。不料老人家的精神有限，一
連數日，便累起一個勞碌病來，食少睡多，不能到外面相陪，凡
事都是蔣青巖代勞。一日，蔣青巖想道： 「我此來之意，專為那
柔玉小姐，於今住已多日，終朝悶坐，沒得一個法兒，和那小姐
一訴衷腸，大非本念。」想來想去，全沒計較，因到那書院後面
去閒步，見旁邊有一所高樓，蔣青巖便走上那高樓，推窗四望。
祇見這樓與那花園僅隔一牆，那柔玉小姐的妝樓，也隱隱在目
中。蔣青巖見了，忙下樓來，到牆邊四下打看，見那西邊牆角
頭，有一個門鎖在那裡。蔣青巖便尋著一個書僮問道： 「既通後
園，為甚麼卻鎖了？」書僮道： 「因與內宅相通，故此閉鎖。」
蔣青巖聞言，口中不語，心下暗暗喜道： 「有計了。」當夜將張
澄江和顧躍仙兩人勸醉了，打發睡去，待眾書僮、院子都睡盡
了，蔣青巖攜了自己衣箱上的兩根鑰匙，輕輕走到那後門邊去，
套那門上的鎖。卻也作怪，這鑰匙就像原是這門上的一般，一套
便開。蔣青巖喜不自勝，忙將那鎖兒虛鎖在門上，閃出後門，反
手將門掩了。祇見門外昏黑如油，摸不著路徑，定睛半晌，望著
燈光亮處，一步高，一步低，走上前來。打從廚房邊經過，聽得
絳雪的聲音，蔣青巖住了腳，聽他說甚言語。那絳雪道： 「快
些，快些，小姐不吃夜飯，要湯淨手哩。」灶下一個老婢，忙起
身來，舀了一盆湯，絳雪手拿了一個紙燈，出了灶房門，竟望南
去。蔣青巖撲著影兒，隨了他兩人轉過一帶雕欄，才是柔玉小姐
的妝樓，裡面燈光閃的。蔣青巖不敢進去，閃在黑影裡立住，讓
絳雪和那老婢先進去了，他才到門背後站著，望著絳雪忙忙將湯
傾在一個銅盆裡，一面捧上樓去，那婢子自回廚房去了。蔣青巖
聽著柔玉小姐在樓上淨了手，又聽得一個女子淨手，那女子的聲
音卻是韓香，一邊淨手，一邊向柔玉小姐說道： 「小姐，我昨夜
替三位小姐得了一個佳夢。」 （二十）

他就是這樣的善體人意，讓告白失敗
的她，不但不會對他心存怨恨，還會感謝
他的體貼。

「我想要吃冰，想要啃炸雞，還想要
喝一大杯的珍奶。」

聽說，整個登山社有一半的女生向孟
學長告白過；聽說，他身邊從來沒有出現
過女朋友這樣的人。

這樣一想，她的心情突然好了許多。
他沒喜歡上誰，誰也沒讓他喜歡。

祇是，告白的失敗也宣告了暗戀的結
束，以後她大概沒臉見他了吧？嗚……看
來她得回家抱棉被痛哭一場。

「沒問題，盡量吃。」他的唇瓣有著
淡淡的笑痕。

這年夏天，兩道人影在烈日下，逐漸
拉長並肩而走的影子。

第一章
「五十號，五十二號……」崔幼晴邊

走邊看著門牌號碼。 「就是這裡了，五十
八號。」

這是一棟嶄新雄偉的辦公大樓，大樓
外的開放空間，高高豎立起一座兩層樓高
的三角型雕塑品。

銅鑄造型的雕塑品上，刻著 「權威生
物科技公司」。

崔幼晴拿出鏡子，稍稍整理儀容，一
頭剛被離子燙修理過的長髮，服貼的披在
腦後。很好，沒有流汗，劉海也沒有亂。

她收起鏡子，慢慢走進大樓。
因為一雙不合腳的高跟鞋和一身難以

大步走路的套裝，讓她原本俐落的行動
力，降低到祇剩三成。

她都已經犧牲成這個樣子了，如果還
找不到工作，那就是天意如此，她也沒辦
法子。

來到櫃台表明來意，櫃台小姐指示她
直接搭電梯上九樓。

趁著電梯裡沒有人，她又在鏡子前打
量起自己。

猴子穿衣好像還是猴子，這一身行頭

是向好友曾瑪俐借錢
買來的，也是曾瑪俐
一手挑選的。

開前襟的短袖粉
藍外套，搭配同款的
粉藍窄裙，以她略胖
的 身 材 ， 她 是 怎 麼
看，怎麼不順眼。

可是瑪俐說面試
得要穿這樣才能提高
錄取的機會，要不是
她 已 經 失 業 了 三 個
月，眼看存糧已經見
底，她可不會讓自己
做這樣的打扮。

走出電梯，門口
的沙發上已經坐了四
位小姐。

是怎樣？她祇不
過是應徵個助理的工
作，竟然有這麼多的
競爭對手？

「請問妳是來面試的嗎？」坐在門邊
的小姐站了起來。

「是的。」崔幼晴連忙來到辦公桌
前。

「請問妳是哪位？」辦公桌上有一份
名單資料。

「崔幼晴。」哇！那串名單少說有二
十幾個，難道她得打敗二十幾個對手？
「小姐，請問您怎麼稱呼？」

小姐看到了崔幼晴的名字，在上面做
了記號，然後笑咪咪地說： 「我姓王，是
人事部的助理。妳請坐一下，輪到妳的時
候，會喊妳的名字。」

「王小姐，請問要筆試嗎？」
「不用，我們已經初步篩選符合資格

的人選，所以是直接和主管面談。」王小
姐說完，又坐回位於門邊的辦公椅。

崔幼晴祇好站在一邊，因為沙發上已
經容不下第五個人。 （二）

齊白又一次發出驚叫聲，我也有點發怵，身
子一橫，自案上躍了下來，看到他仍歪在地上，
口角流著血和白沫，他竟被我這一掌打得昏了過
去！」

齊白這時，也來到了他的身前，雙手伸進他
的肩下，把他扶了起來，放到了一張交椅上，他
的一邊瞼。由於我的一摑，又紅又腫。

齊白真的發怒了，他厲聲罵我： 「費力醫生
罵你的話，我完全同意！

我冷冷地道： 「你不必緊張，他很快就會醒
過來，醒來之後，他就會清醒，不會再認為自己
是什麼皇帝！」

齊白甚至是聲嘶力竭在叫： 「你完全漠視現
實！這個人根本就是建文帝！他知道過去的一
切，也知道這個秘密的避難所在！」

這一點，也是我種種推測中，最難解釋的一
點。我道： 「或許他是先發現了這裡，才以為自
己是建文帝的；更有可能，請承認靈魂存在，我
也希望這一掌，可以把靈魂自他腦中驅出去！」

在我說話的時候，齊白用力在按著那人，輕
扣著他的太陽穴，不一會，那人閉著的眼睛，眼
皮輕輕顫動，終於張開眼來，眼神散亂、惘然，
一副迷惘之極的神色，口唇發著抖，自喉際發出
「啊啊」的聲響，更可怕的是，當齊白扶著他坐

直身子時，他的口角，竟然流下了一條長長的口
涎來！

那人這時的樣子，任何人一看，就可以看
出，那是一個毫無希望的瘋子！

齊白陡地吸了一口氣，用冰冷的目光，向我
望了一眼，就雙手托著頭，坐了下來，一句話也
不說，向我表示了極度的不滿。看到這種情況，
我也不禁心下犯疑剛才那一掌是重了些，可是，
也總不至於把一個正常人，打成了瘋子！我祇好
假設他本來就是瘋子，一掌打上了去，把他發瘋
的形態改變了一下！

我來到他的面前，他雙眼發直，直勾勾地望
定了我，我伸手在他的面前搖了搖，他眨著眼，
可是一副木然，反應遲鈍。我問他： 「你是什麼
人，現在你知道了？」

那人一點反應也沒有，口角的流誕，愈流愈
長，看了令人噁心。我連問了幾遍，那人一點別
的反應也沒有祇是偶而在喉間發出 「呵呵」的怪
聲，皇帝的威風自然半分不存！

而對著這樣一個無反應的瘋子，我也不禁無
法可施，齊白冷笑著： 「你比殺人兇手，也差不
了多少！」

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我實在也無法為自己
作什麼辯解，我吸了一口氣： 「不論在這個人的
身上發生過什麼事，但是這是一個人，不是鬼，
這一點總可以肯定！」

齊白仍然語言冰冷： 「用夾板的方法，也可
以把駝子夾直！」

我不和他爭辯： 「把他弄出去，交給精神病
醫生作詳細檢查！」

齊白的神情十分激動，我不等他開口，就
道： 「你別胡思亂想，在這個人的身上，究竟發
生過什麼事，我還不能確知。但是，他決沒有可
能是一個五百多年前的皇帝，也不會因為我的一
掌，而由一個皇帝變成了白癡！ （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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